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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月

朱昱龙

世界不会再属于，
第一次看见月亮的人。
月亮被众多双眼分割，
零落成无数的月光。

月亮在不断吐丝，
织成笼罩夜空的网。
月光抚摸夜黝黑的脊背，
擦拭夜空弯曲的脊梁。

当一颗跳动的心，
置身在节气的轮回里盈缺。
周围的光太耀眼，
便会模糊最孤独的面容。

你的脸上满是冰霜，
我的眼中风雪交加。
于朔望之际的回眸，
蒙着轻纱姗姗来迟。

高山上的牛

廖日春

我喜欢站在高山上
那里有淡然和旖旎
看白云，看流云，看云浪翻滚，看云朵似花
我也喜欢大山的高度
不惧雷电的粗暴，乌云的掩盖和狂雨的洗刷
宽广的胸怀能把天地合为一体
我也喜欢星辰的浩瀚
可以忘记悲伤和沉浮的沧桑
我也喜欢太阳的热情，月亮的柔情
一个像父亲，一个像母亲
日夜陪伴守护着爱，那么铿锵
我也喜欢我的兄长
一身的武艺，叱咤于天庭，地府与人间
一生憨憨的不媚世，护佑着天地正义
我也喜欢戴着斗笠的放牧人
他吹着短笛，吆喝着山魂
一不小心落入山海经的圈套还傻傻大笑

叙青春

王传顺

人间葱茏，风与阳光在山楂树上
偷看美妙的恋情。我俩躲在树影里
记得那时的季节正逢年轻

显而易见的感觉，形成流动的画面
学校大门，敞开在记忆的前方
走进多少艰苦岁月，寻找知识的学子
埋头捡拾定理、语法和化学元素

每个理想都很绵长，高考是一个险要的屏障
穿越过去的风景独好
山巅隐喻的目标，所仰仗的全凭书籍

打着补丁的日子，抵御尖锐的饥寒
父爱母爱与兄弟手足
抱成一团，往生活向上的方向使劲

那个女人与我邂逅，她面庞上的彩云
我上前追问，在摊开的节奏里
发现了我的前缘，晨曦普照下
树木举着花儿，小溪放大嗓门
家园敞开胸怀，都在叙述青春

春天的某日，我妻应闺蜜邀约，陪她上街
购鞋。妻一向乐于逛街，无需思索就满口应允。

见面时，闺蜜却手提一双新皮鞋。我妻纳
闷：你已经购得，何须我来？闺蜜见妻不悦，忙
道：“这是我昨日购的鞋。因急着想穿新鞋，再加
上脑子里装了些乱糟糟的东西，在一家鞋店听老
板吹得云里雾里，平日耐心的我突然间感觉非买
不可，根本没仔细挑选。结果，回到家才发觉两
只鞋颜色竟有深浅之分。我是温文尔雅之人，难
以启齿与店家论理。这方面，我向来佩服你有技
巧，会说服老板。”妻不愿接受这种讨人嫌的差
事：“你倒聪明，骗说请我帮忙选购，还使劲夸我
是购物专家，眼力不凡，原来是要我来扮黑脸。”
妻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也不便拒绝。

进入鞋店，店主满脸笑容，令人心悦。待

闺蜜递上皮鞋道明来意时，老板那张脸立刻乌云
密布。他极其认真地检查鞋子内外，像是要从中
检测出被使用过的损伤情况。

本来是鞋子颜色的问题，老板那副认真的
样子反倒让顾客紧张起来，怕真有什么“不
测”。老板翻看的时间够长，似乎欲把妻的烈性
脾气点燃起来。许久，老板才阴阳怪气地得出
结论：颜色稍有小异无大碍，你们女人的脸面
也有黑白之分。况且，鞋底沾了许多灰土。

妻本来为了自己的脸近段时间不尽如人意
而大伤脑筋，一直都在诅咒没有专业技术的美
容师，不负责任地在她的脸上使用了古怪的产
品。老板的一席话触及了妻的痛处，气得她咬
牙切齿：“这鞋的颜色与我近期美容有关？”

受到妻的启示，闺蜜也不甘示弱：“我只是

在自己的家里试穿而已。去过我家的朋友都可
以证明，我家的卫生一向很糟糕，才让其沾了
少许灰土。”为了能换鞋成功，闺蜜毫不在乎地
说自己是个懒惰的女子。但在其他的时候，她
还自认为家里一尘不染，井然有序。并不厌其
烦地请大家去她的房间里参观，耳朵里希望得
到诸如贤妻良母、持家有方的美誉。

“我也是一个讲诚信的商人，隔壁几家店主
暗地里经常对我‘赞不绝口’。不过，要换鞋我
有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今天你们两个人来
的，再买一双不就解决了吗？我这就去仓库
里，那么多的鞋子，定会找出这两种不同的颜
色来配对。”

本来她俩是来退换鞋的，走出店门的时
候，却人手一双。

连着两年，我在这条路上往返。科尔沁草
原广阔无边，大风日复一日地在草原上穿行。
一个人，如一只鸟、一片叶，无限自由、无限
单薄。路边的风景循环往复，春夏秋冬，热闹
又孤独。每个季节都在等着开始，每个季节都
在等着离开。放眼望去，万物坦荡，不留阴
影，孤独永恒，热闹总是一闪而过。

冬天是铁雀驮来的，它们一来就下雪了。
早上，天还没有大亮，车顶着模糊的晨色

在路上行驶。路越走越清晰，云压在天边，被
喷薄欲出的太阳镀着金光。一只早起的喜鹊飞
向东方，天边被喜鹊的羽翼划开一道口子，光
亮耀眼。朝阳随即探出了头，仿佛邻家顽皮的
孩子，趴在墙头露出半张红扑扑的脸。冬天的
朝阳真大呀，红得娇艳而隆重，把树林点着
了，丝丝缕缕蒸腾着热浪。大地深处的雪闪烁
着金子一样的光芒。天完全亮了，地平线上那
些厚重的云被阳光驱散，水波一样，漫天荡漾。

远远地听见鸡鸣。鸡鸣化霜，鸡一叫，车
窗的玻璃愈发清晰明亮。鸡鸣仿佛是来自另一
个世界的声音，勾起我对童年的回忆。

童年，我的家住在这条路上一个叫五棵树
的村子里。我家在村子西头，一个极其朴素的
农家院。半亩田园，三间土房，一间夏屋，简
陋而温暖。狗趴在窗下的窝边，终日替我们看
守家园。

邻家传来一声高亢的鸡鸣，鸡窝里所有的
鸡都停下来倾听。大公鸡不甘落后，抻长脖
子，一波三折，积极回应。于是，全村都在鸡
鸣中醒了，炊烟袅袅，驴嘶羊叫。那声音仿佛
时间深处的光亮，从此永远闪烁在我的记忆
里，成为我嘈杂人生中的定力。

太阳升起来了，房檐的雪开始融化，一滴
落在黄狗的头上，黄狗甩了甩耳朵。又一滴，
这回砸在它脸上，黄狗站起来，莫名其妙地看
着远方。风冷得咬手咬脸，像要撕下一块皮
来。母亲推门出来放圈里的鸡。鸡听见母亲的
脚步，兴奋了，“咯咯咯”地叫着，争先恐后往
圈门处挤。临了，圈门洞开，它们却谦让起
来，一只一只，客客气气地从里面摇头晃脑地
踱出来。只有那只大公鸡出来就直奔柴垛，跳
上去寻找早上和它叫嚣的家伙。它可不是只在
窝里横的公鸡。柴垛上的浮雪被大公鸡的爪子
蹬得簌簌下落，扬起一阵雪尘，落在一边跑一
边哼哼的猪身上，黑猪成了花猪。满院子的
白，被鸡爪子踩乱了。

雪野上好多铁雀啊。铁雀不是家雀，长得
像，比家雀大，多得打都打不没。大雪过后，
饥饿的铁雀在雪地里没命地刨食，黑压压一
层，很远就能看到。这鸟傻，人离它们很近也
不知道飞。

大雪重新铺满世界。阳光下，天地洁白，
雪野出现一块空地，地上撒着谷物，仿佛秋天
刚刚回来过。

大雁一叫，东江就开了。
春天真好啊，阳光明亮温暖，把树照得一目

了然，树影深深地藏在背后。大地沉着，田垄黝
黑。前几天还斑驳的雪，已经渐渐消隐，只有沙
丘上剩下的光亮，好像时间的隔点。冬天的叙事
已近尾声，只剩虽然，虽然这里是北方……

大地还没有化透，要几场有气势的大风才
能把它彻底唤醒。天际传来一声雁鸣，风来
了。冬天的风还没有走远，春风的先头部队已
经来了！于是，两场风不容分说地纠缠扭打在
一起。天空昏暗，枯草腾空，路边的赤杨晕头
转向，沙尘箭矢似的击打着车窗。田埂和甸子
上的土石纷纷碎裂，地面倾斜，只有地里的稻
茬儿不为所动，安稳地欣赏着这场表演。这可
能是它们看的最后一场热闹了，大地深处，已
传来虫子们一声接一声睡醒的哈欠声。

庄稼的一生是多长时间？只有看得见的生
长才算活着吗？冬天四野沉寂，但大地鲜活，如
果你能掀开雪地，一定会看到一个无比浩瀚的世
界。大地的根须在下面舞蹈，冬虫鸣唱，那是真
正自由的时光。从春到秋，它们都在忙着被人收
获，从没像此刻这样，完全为自己而活。

我总在一刹那想通很多事情，但又说不好
想通的究竟是什么，所以经常钻进这种似是而
非的认知里，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糊涂。就像
此刻的路，刚刚经历一场浩浩荡荡的大风，四
周的一切都在晃动，包括我的思想。可是到了
地方，下车抬头一看，天空一片静止，刚才就
像梦一样。

一条河要走多远的路才会经过一个村庄？
鸟知道。

嫩江在我们村的东头，它是我们家乡的
河，我们叫它“东江”。春天的东江是黑色的。
江面积着没有化尽的雪，雪上盖着大风刮来的
沙土，冰面蒙尘，雪也黑乎乎的。结冻的东江
还是江吗？是，当然是。静水流深，一条河流
淌在时间里，永远比我们知道的深。村庄傍水
而居，把根深深地扎在地下，和水脉相通，和
时间相连。时间永远在寻找一条大河，人们历
经千辛万苦抵达一段河流，大雁辗转千里寻找
一片水。如果没有水，再虔诚的信仰和勇气都
会枯竭。

江心、河滩，芦苇和香蒲脆弱而坚韧，在
风里唰唰唰地洗着刀锋似的枯叶，惊动了冰层
下面的鱼，它们一个冬天没有看见外面的天空
了。但是，鱼知道，水已变暖，每场风之后，
冰面都会传来脆裂的声音。它们不敢轻易触碰
水草的根须，生怕打碎不安的冰面，但又不甘
心被动地等一个声音。它们害怕惊动什么，还
是想要惊动什么呢？

春天的东江还是醒了，最后它是被大雁叫
醒的。江开的声音，模糊而深远，一头伸向过
去，一头伸向未来。一个声音从发出到消失，
也是这个声音的一生吗？那么它的一生经历了
怎样的悲欢离合？多么神奇，一生一世有那么
多种表达形式。春风是一封信，污黑将被沉
淀，枯萎重新发芽，菱角缠岸，草长莺飞。有
水的东江，才是故乡，才是信的方向。

听说稻田里来过鸿雁，可惜我没有见到。
夏天的原野没有距离。生命太紧密了。我

和一排赤杨，赤杨和一片稻田，稻田和两只绿
头野鸭，野鸭和广袤的草场，到处生机勃勃。
我脚下的路反倒成了多余的了。我也成了这个
夏天看热闹的人。

路边的稻田是一夜之间长高的。
上次回家它们还是一块块格子状的水池，

这次经过，水池已经布满嫩绿的秧苗。蓑羽鹤
惊讶地加快了速度。“是不是在路上贪玩，耽搁
了迁徙啊？庄稼都这么高了。”它们不知道，现
在的农耕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作业——一个人，
一台机器，一片地，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往
往，小满的鸟儿还没来全，稻秧已经覆盖了水
面。于是，星空下，蛙声四起。

这片稻田实在太大了，以前这里是一片盐
碱地啊！天旱的时候，白花花的一层碱土，风
在上面聚集，弥漫满天浊浪，覆盖整个春天。
如今怎么都成了稻田呢？燕鸥也很奇怪，来了
就不走了，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大湖啊？它一遍
遍在空中寻找水草里的秘密。可是秘密太深，
深得连我都猜不透，它能找到吗？

甸子上有很多泡沼，草地上鲜花盛开，令
人眼花缭乱。从淡蓝到深紫，多是薰衣草细碎
的花串；山刺玫最为耀眼，凑近了看，花瓣却
皱皱巴巴的，受了很大委屈的样子。老鸹贼眉
鼠目，总在偷偷地观察你，我不喜欢。要是你
有足够的运气，一定会在车轱辘草巨大的叶片
下面翻着可爱的铃兰。铃兰的名字是谁取的
呢？太形象了。我不忍碰触那洁白娇嫩的铃
铛，因为还没碰到，它们已经丁零地响起来
了。有人说铃兰有毒，你信吗？这么好看的花
怎么会有毒呢？而且还这么娇嫩。也有人说，
它能治高血压和心脏病。我想，这肯定是真的。

最多的还是那些野花，多得数也数不过
来。蚂蚱菜、马兰、矢车菊、小叶蔷薇、野百合、
扫帚梅……问题是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太多了，那
就统统称它们格桑花吧。在草原，格桑是幸福、
美好的意思。我知道每一朵小花都有完整的心
思。我从没看见哪朵花是简单的，但格桑也是它

们共同的心愿。这么叫，应该不算委屈吧。
路边的沟槽里有水，在灌木的掩盖下，我

几乎看不到它。看着这些水，我忽然想起一句
话——“衣锦还乡，不如锦衣夜行”。这是沼泽
的水还是灌渠的水呢？水沿着沟槽向下流，发
出快活的声音，仿佛为自己终于冲出地面得到
自由而高兴。水流到地头，渐渐平静了。这些
水沟和沼泽、泡子、小河息息相通，而这些小
河又在不远的地方汇入莫莫格湿地的涅勒黑
河。那里，又是另一番气象了。

这条路是灰背隼第一个发现的吗？
公元386年，拓跋珪带着鲜卑族从大兴安岭

腹地杀出，蹚过涅勒黑河，一路南进，带着一
股浩荡之气。彼时，“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
低见牛羊”。那一定是个秋天。你闻到没？空气
中都带着成熟的气味。而我想的是，他们的军
队走的是不是我脚下的这条路呢？

路始终沉默，没有人知道它心中的远方。
天空中盘旋的灰背隼，大地上秋天的粮食，究
竟透露了什么，让这些北方马背上的肉食者隐
约明白了，他们的战马和圆月弯刀所储备的力
量和勇气，只够驰骋千里，而远方的能量却无
穷无尽。于是他们下山了，像一群迁徙的鸟，
背上还落着北方粗鲁的风尘，一路高歌，悲壮
雄浑。雄浑和高贵两相融合，一路走进了大
唐。这么说，这条路，就是盛世的起点。

路的命运是什么？粮食知道。
记忆中的秋天马不停蹄，人们争吵的次数

和地里拉不完的大豆一样多。秋阳炙热，晒得
人背上的汗都是油的。大地热火朝天，驴嘶马
叫。鸟在天上盘旋，远去又折返，它们早就闻
到了粮食的味道。

收割后的大地是原野的盛宴。老鼠日夜不
闲，积攒花生和谷粒；榛鸡把自己撑得浑圆，
仍不舍得住嘴。它不知道，鸟鹰已在空中滑
翔，正缓缓下降，只差一个合适的距离俯冲下
去。秋天的原野同样是一场生死较量，就连蚂
蚁都不甘落后。两伙黑蚂蚁为了一粒被车轮碾
碎的黄玉米争得头破血流，援军还在从四面八
方纷纷赶来。它们争夺的仿佛不是一粒粮食，
而是一座城池。

秋天是自由的，除了静静的村庄，也是树
一生最为绚烂轻盈的时刻。蒙古柞落叶了，黄
叶在秋天浪漫舞蹈，哪怕只能踏出一步，也是
它们一生的愿望。植物、动物、鸟、人，无不
向往远方。

路的宿命是远方，粮食的一生也在路上。
秋天，成熟的粮食走下马车，坐上汽车，

下了汽车，装进火车，抵达港口……粮食走过
的路恐怕比任何一条路都要长。当一尘不染的
粮食从灰暗的口袋露出时，没有人会怀疑它的
高贵，因为它已经走出了比金子还重的分量。

也许，一条路也有理想。
村子被金色的阳光环拥着，宛若摇篮里天

真微笑的婴儿，向着世界袒露毫无保留的纯真
与赤诚。这个村子叫镇南，为什么叫镇南呢？
它并不在县城的南面。或许，它一直回望着南
面那条来时的路吧。

这里住着一群从山东过来的人。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东北农业大生产，这里地广人稀，
农场建设需要大批人手，这群捕鱼为生的赶海
人从渔船上下来，带着简单的家当，整村、整
队地来到东北。他们不懂种地，但是他们听说
这里的土地肥得流油，随便挖个坑，撒下种，
就能长出粮食。一晃半个多世纪，两三代人！
土地确实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现在的镇南人还
操着山东口音。这条迁徙的路有候鸟的踪迹，
有粮食的气息，有鲜卑氏的马蹄，它一直在时
间里运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荒
野漫漫，沉浸在望不尽的时空，天地总以沉默
的姿势，向我们显现着博大智慧。时光飞逝，
我们回不到过去了。就像这条路一样，被时间
填满，也被时间掏空。

（原刊于《辽河》2024年第4期）

换鞋记
陆水德


